
十日谈
风景这边独好

让李云龙和安德烈一样快乐吧
章 红

! ! ! !《最强大脑》舞台上站
着两个男孩子：都是十二
岁，都是天才少年，都拥有
惊人记忆能力。中国孩子
叫李云龙，意大利孩
子叫安德烈。他们面
临一场 !"：看谁能又
快又好地完成一场二
进制记忆。
李云龙只用了一分多

钟就完成了记忆任务，安
德烈用了他两倍的时间。
主持人先检查安德烈的答
案。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就
在安德烈展示答案过程

中，一旁的李云龙情绪渐
渐陷入崩溃：他先是表情
痛苦，头深深低下去，脸埋
进手掌中；主持人宣布安

德烈答案全部正确，李云
龙失声痛哭，眼镜滑下鼻
梁，嘴里不停重复：“我摆
错了，我摆错了，我记对
了，可我摆错了……”他瘫
倒在椅子上，哭得起不了

身，无论大家怎么安慰都
无法平静和振作。
结局出人预料：他没

有记错也没有摆错，他的
答案是完全正确
的！他赢了。
这场胜利并

没有引起大众的
欢呼，因为人们

的心已被李云龙的眼泪刺
痛———一个十二岁孩子，
完全丧失了这个年龄应有
的快乐、天真，他小小心灵
里只剩下输赢，那崩溃的
哭泣让人感到他面对的不
是即将输掉一场比赛，而
是一切都结束了。
安德烈也哭了———主

持人问：“你为什么哭呢？”
安德烈回答：“我刚才很担
心他，因为他哭得那么难
过，我想过去拥抱他……”

李云龙赢了比赛，但
安德烈的眼泪征服了人们
的心灵。
实际上整场比赛安德

烈都显得淡定，他更享受
比赛的过程。即使看到对
手比他快，他也不
受干扰，依然保持
自己的节奏。而李
云龙却在结局尚未
出来的时候，自信
已经坍塌。
场上嘉宾、羽毛球教

练李永波说：“我觉得场上
这个压力，往往就来自于
平时……”李云龙三岁半
学围棋，#岁学魔方，父亲
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儿子
成功。除了课业，每天放学
回家李云龙都要接受两小
时高强度训练，节假日不
是上课就是比赛，全年无
休。
同为天才少年，安德

烈则依然可以享受小小少
年没有烦恼的童年时光。
他像任何一个普通孩子一
样，下午踢足球，周日可以

玩耍，被问及人生
中有意义的经历是
什么，安德烈说：
“这个夏天和爸爸
和堂兄们在卡拉布

里亚的海滩上生篝火，在
漫天繁星下睡觉。为了看
黎明整晚都呆在海上。”
李永波说得很好：“其

实他们两个人都完成了挑
战，只是李云龙用的时间
稍微短了一点，可是他失
去了自己童年很多快乐的
时间，我觉得这样的胜利
未必值得我们大家去学
习。”
安德烈导师说：“两个

十二岁孩子的眼泪，让我

们每个人都成长很多。”对
于中国家长，这个成长的
含义该是：请不要为了成
功，让孩子脸上过早失去
纯真、快乐的笑容；除了教
会孩子们努力去夺取胜
利，更要让他们在失败面
前拥有原谅自己的能力。
如同一位观众所呼吁

的：
“请把童年还给孩子，

让李云龙和安德烈一样快
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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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春日多梦，昨晚又一怪梦。梦见我
年轻时做过苦力的翻砂车间。开炉，出
铁水。我躲在一边。铁水包被高高吊
起，突然断裂，火红滚烫的铁水顿时翻
落，站在炉边的全被烧死，无一生还。
其中有我当年较亲密的朋友。躲在一边
的我惊恐之余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不一会，一个早早离开翻砂间的汉

子驶着辆大吊车过来，只见他转动硕大
摇臂，然后向翻砂车间屋顶使劲一砸，
整个车间顷刻塌毁，里面的人又全被压

死。我在梦中又为自己庆幸，幸亏我不在里面。
整个梦，像一部灾难片。
我经常做一些怪梦，只可惜有许多醒后全忘了。

要不，记录下来会很精彩。有些未忘的，我也曾写成
文章，如 《梦见世襄老人》，发表后不少朋友说好，
连北京邵燕祥老师都打电话赞许，并说“早知道你是
王世襄的粉丝，在他活着的时候我就应该介绍你们认
识”。这篇文章后来作为我拙著《月河淘旧》的“代
序”。有些梦，虽未形成文字，但我每次说给朋友们

听，他们都说“灵额灵额，你都写下
来，肯定崭。”

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做过一个
梦，梦见她骑着一辆蓝色自行车从浦东
到嘉定来看我。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就对

妻子说：“我要到浦东去，姆妈想我了。”她问我怎
么一回事？我把梦中所见说给她听，她大笑：“哪能
介好白相，姆妈八十多岁了，从来不会骑自行车，从
浦东骑到嘉定，要骑到啥辰光？去吧去吧，我跟你一
起去。”匆匆吃了早饭，我开着小车直奔浦东。有意
思的是，我那辆小车与我梦中所见那辆自行车的颜色
一模一样。母子间也许是有心灵感应的，见到母亲
后，她说昨晚也梦见了我，梦见我与别人在吵架，她
在梦中想：“耀福小辰光不跟别人吵架的，现在哪能
介会吵？”她仍像我小时候那样叮嘱我：“勿要跟别
人吵。”母亲已过世多年，年过耳顺的我有时遇事仍
会激动，想起母亲的叮嘱，我的心即刻会平静许多。
我也梦见美女，有从未谋过面的，可见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有次在梦里见到一位，我惊讶天下还有如
此艳丽性感的尤物。近之，却发觉滴溜溜转动的眼珠
竟是玻璃球。美女原是机器人。后来我向朋友们叙
说，都说我老了还这么花，是个“花痴”。我却在想，
没有热的血，没有思想和灵魂，纵然再美，又有什么
可爱？怪诞的梦，也引起我形而上的思索。

有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话有一定道
理，比如我对母亲的思念，就常常令我在梦中见到
她。但也不尽然，比如这翻砂间，我几乎不去想它。
虽然我在那里吃过苦，至今我手上还隐隐有块疤痕，
那是一次开砂箱，有个师傅一不小心将一块滚烫的浇
冒口铸铁甩在我手背上留下的。开炉以后待铁水稍稍
冷却，便要开砂箱，整个过程只需一个多小时，但很
苦很累很热，都不愿干。车间主任为调动积极性，凡
参加开砂箱的可获得整整一天的调休券，为此，我常
常自告奋勇。我靠苦力换得的调休券有十多张，悲哀
的是后来翻砂车间解散，我被调至别的部门、别的单
位，他们都不认这笔账。这些事，要不是昨天的梦，
我差不多全忘了。我唯一记得的，那么多年我在那里
长了力气强了体魄。
我不会解梦，年轻时读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也

不求甚解，我不知道这春日梦境梦见翻砂间倒塌意味
着什么？我隐约觉得有点意思，但说不清。

喜闻老大昌重返淮海路
朱曾汶

! ! ! !报载，已有 ##年历史的老大昌在退出
淮海路繁华地段 $%年后，即将重返旧址营
业，我闻讯非常高兴。
说实话，当初这家集西菜、西点、咖啡

之大成的老字号咖啡店从淮海路上消失，我
并不知情，因为那时我家早已从离老大昌很
近的香山路迁至遥远的莘庄，且因腿伤严
重，已无原先那种一有机会就往咖啡店跑的
闲情和劲道。只是有一次，我忽然心血来
潮，想吃老大昌的名牌产品掼奶油，让女儿
去买，女儿回来说找来找去找不到这爿店，
想必已经关门歇业了。我唏嘘了一番，也没
有多去想它。

上世纪 &'年代初，我住在香山路，出
瑞金路走一小段路，就到坐落在淮海中路茂
名南路口的老大昌了。我酷爱咖啡，早年在
美国电影公司工作时，就养成了孵咖啡店，
在咖啡店里读书、会友、写文章的习惯，解
放后这个习惯一时改不了，离家最近的老大
昌就成了我的首选地。当时老大昌供应的咖
啡并不太好，以 ()!)(为主，西菜也只有奶
油鸡丁、芝士烙鱼等几种比较著名，倒是西
点相当出色，像奶油蛋糕、咖喱角、拿破
仑、泡夫、哈斗、意大利冰糕、掼奶油等，

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老上海人对于这些
点心，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情有独钟”的，
但是遗憾的是，现在很多小孩子，对于这些
名称都非常生疏，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几年去老大昌的次数不能像往年去沙

利文那样频繁，只能逢周末或节假日
去一两次。开头只有我一个人，后来
朋友们知道我假日必在老大昌，纷纷
到那里找我，人就越来越多了，最多
时竟达十多个人，如吴劳、王科一、
鹿金夫妇、徐汝椿、朱雷、朱定西等等。李
君维、何为、董乐山等在外地工作的朋友偶
或回沪也会来坐坐。最令人难忘的是老油画
家颜文梁教授，拄着拐杖，由他的爱徒陈小
姐搀扶着来喝杯红茶凑个热闹，我们为了敬
重他老人家，总是公请他，不让他自己掏腰
包。我们在老大昌喝咖啡聊天，说说笑笑，
其乐融融。由于大家都是从事翻译工作的，
谈话内容自然离不开翻译，互相交流翻译心

得和信息，彼此都有好处。那时还没有版权
制度，抢译之风甚盛，一本书往往几个人同
时在译，朋友之间也难免会有些误会、嫉
妒，甚至搞轧。$*&#年风暴骤起，甚至有
人扬言我们是“老大昌小集团”。那个时候
被称作“集团”可不是玩儿的，吓得我们从
此躲在家里，再也不敢踏进老大昌的门了，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悲而又可笑。
老大昌在经历了一场不堪回首的波折以

后，终于又在原来跌倒的地方重新站了起
来，而且一定会站得更加稳固、更加
牢靠。这十多年来，上海不知新开了
多少咖啡店、西点店，老大昌可以说
是处在强敌如林的形势下。但是我相
信它一定会运筹帷幄，从容应付。我

只期望一点：老大昌千万不要再像过去那样
楼下卖咖啡，楼上卖中菜中点，不伦不类。
老大昌这块牌子姓西不姓中，人们一听见
“老大昌”这三个字联想到的必然是奶油蛋
糕和咖啡，而决不会是红烧甩水和小笼包。
产品质量重要，品牌定位更重要，定位定得
好，淮海路这块风水宝地会给你加倍回报；
定位定不好，即使风水宝地也白搭，它照样
会和你说“拜拜”！

袖珍小国!摩纳哥"

凌 刚

! ! ! !欧洲有个袖珍小国叫“摩纳
哥”，小到什么程度？全国土地面
积还不到 %平方公里，该国警察掏
枪开一枪，子弹肯定穿越国境线，
侵犯法国领土。您可千万别小视这
片弹丸之地，这个小国可是名副其
实的旅游胜地，人间天堂。因为，
去摩纳哥的理由就是去寻找那
份闲情惬意，享受慵懒的人生！

那天已是上午十点，路上
仍然空无一人。走在地中海岸
边放眼望去，海湾矗立的一幢
幢高档别墅和泊岸的一帆帆游船，
折射出只有三万多人口的摩纳哥人
的富有。我们漫步在古老的摩纳哥
灯塔下，左侧是蔚蓝的地中海，海
风徐徐拂面，脚下阵阵波涛“啪
嗒，啪嗒”地拍打着海岸，头顶翱
翔的海鸥在“噢！噢！”地歌唱；
右侧斜坡上是精致的花园和别致的
雕塑。
小小的摩纳哥虽然国土资源有

限，但却拥有世界最大的赌场，最
古老的城堡和世界最大的海洋馆，
最标准的 +$赛道。%'$'年上海世
博会举办权的票决地就在蒙特卡
罗，从此，摩纳哥更加嵌入上海人
的心田。

溜达了一个小时已是十一时，

走到摩纳哥商业街，高雅的橱窗
里挂满了 ,-、香奈儿、古琦、
兰蔻等世界顶级奢侈品，然而，
令人费解的是家家商店临近中午
还不开门营业，大街上更是难觅
人影，摩纳哥人究竟跑哪里去
了？穿过七拐八弯的道路，来到

泊满豪车的广场，一旁的咖啡馆
里高朋满座，热闹非凡。好不容
易打听究竟，原来今天是周日，
周六和周日是摩纳哥人法定的休
息天，商店必须关门。天哪！完
全依赖旅游生存的袖珍小国，怎
么就不愿意开门赚钱？看来，摩
纳哥人把星期天看作神圣不可侵
犯的休息天。走着走着，不知不
觉已到午饭时分，我们也该找家
餐馆享受一下西餐的美味了吧？
顿时，一家装潢上佳的餐馆映入
眼帘，不但很有欧洲气派，而
且，店里不时传出悠扬的手风琴
声，循声而进，黑色领结的服务
生马上迎上前来，递上的菜单注
有法、英、中文，看来，我们这

个泱泱大国的四角文字在世界任何
地方都有显著地位。既然来到欧洲，
点份牛排是必须的，整个用餐过程，
年迈的手风琴师始终伴随在我们身
旁，仔细观察，琴师高高的鼻梁，
深邃的眼眶，蓝蓝的眼珠，不问便
知他是正统的法兰西人。曲止，给
钱！我们不由自主地掏出硬币准
备给老先生，哪知服务生过来劝
止我们，琴师确是定居摩纳哥的
法兰西人，年过七十，年轻时还
是摩纳哥专业乐团的演员，如

今，退休领取养老金后在家闲得慌，
来牛排店里拉琴消磨时光。他不图
钱，图的是快乐。噢！摩纳哥人有
的玩游艇、有的进赌场、有的看球
赛，也有的在喝咖啡，免费为游客
拉手风琴。对于摩纳哥的居民来说，
最幸福的不是拥有多少多少钱币，
而是站在自家阳台上观看 +$比赛。
他们没人愿意星期天干活赚钱，没
人愿意在短暂的人生道上为钱奔波。
假如，您把让人生看作短暂旅途的
话，您必定会疯狂地迷恋上袖珍小
国———摩纳哥的！

赴和县过乌江
#外一首$

秦史轶

! ! ! ! !疏林留夕照!

残雪积浮冰"

远雾隐山色!

严寒淡酒兴"

鸡笼山寺古!

和县醴泉澄"

楚霸今安在!

乌江苦不应"

谒霸王祠口占

英雄策马乌江东!

仗剑听歌叹途穷"

可惜空留泥塑在!

项王亭外满西风"

迎风 #中国画$ 万 芾

! ! ! !逛洛带古镇%

请看明日本栏&

蝈蝈南瓜花
榛 子

! ! ! !我对着小贩一声大喝，他扭头看我。这时他正骑车
过桥。骄阳似火，我指着前边桥堍下树荫处，他心领神
会，急驰而去。我大步走到桥堍下。小贩瘦高，小眼，厚
镜片，像个私塾先生。天大热，他上衣扯开，露出根根胸
骨。他的破自行车上，高高低低挂满蝈蝈笼子。树荫下
有一些微风吹过，无
数只蝈蝈放声大唱，
欢迎我来。

蝈蝈笼我熟悉。
是谁将秫秸剖篾，巧
手编结，那手虽巧，必是粗糙。又是谁在暑天热地里，将
这些紫衣唱将一一请到，送来城市。也就是，把乡野之
欢唱，搬到城市。
八块钱一只。十五块两只。我问小贩，喂它什么。他

想了片刻说，毛豆。我说，西瓜皮。他说不行。想一想他
又说，喂南瓜花。
南瓜花，三个字让我眼睛一亮。儿时家中院里，为

防饥荒，墙边角落，必种七八棵南瓜。南瓜勤勉，每株结
七八个，面盆大小，青皮，红瓤，手一拍“嘭嘭”响，让人
踏实。临分手小贩还说，西瓜皮不行。我想老兄真逗，喂
了又怎的，怕它拉稀？
我还是有能力为蝈蝈营造宜居环境的。拨开吊兰

的叶丛，把蝈蝈笼放入叶中。下面是花盆
泥土，也算给它接了地气，上面绿叶披
纷。吊在窗口，阳光斜照，半明半暗半朦
胧，有灯光工程的效果。
南瓜花到哪里去弄。实践证明，冬瓜

比毛豆更受欢迎。冬瓜剋成细条，顺笼眼
轻轻送进去，它用双手捧着吃。吃得高兴，振羽欢唱。用
餐不耽误歌唱，哈林做不到，杰克逊也不行。
坊间忽闻青纱曲，七月流火谁振羽，蝈蝈也。
入夜，蝈蝈会拉短板。嗒啦，嗒啦，嗒啦啦，有点诱

惑，像西班牙响板舞的前奏。我笑。才不理你。闻鸡起
舞我都做不到，更别说闻虫起舞。谈都不要谈。

我躺在竹椅上，微黄灯光下，习习清风里，读我的
报纸。蝈蝈不肯罢休，继续拉它的短板。嗒啦，嗒啦啦。
它的每个音符都有质感，就像竹磨的珠子，轻轻掉在地
上，然后，一个挨着一个，在地板上跑，沿着墙角爬上天
花板，再一个一个，轻轻落下。
放下报纸，还是想南瓜花。蝈蝈入画，南瓜花是绝

配。白石老人画蝈蝈，为什么不带它呢？我不会画，但我
心里有一幅图，蝈蝈南瓜花。南瓜花三两枚，娇艳肥厚，
花粉如霜。蝈蝈一只，铜头，紫衣，铁腿。它振羽鸣唱，两
根须子朝上抖动，向南瓜花表达感情。蝈蝈。南瓜花。


